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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总是包含着某种特定文化的暗示，用一种

文字来命名美学，势必会体现着此种文字所携带的

文化传统积淀或命名主体的自我建构。

中国现代美学是以向中国古代美学挥手告别的

姿态启程的。美学并不是古已有之，它是在世界

现代性展开中发生和流传开来的。美学发生在西

方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并非偶然，因为它是筑

基于现代科学理性和人性本体之上的一种现代学

术。美学在近一个半世纪前走进东亚，被中国人

初识。中国现代美学是在东西汇流的语境下，诞

生在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新生儿。

19 世纪末，作为中国现代美学起源史的美学

汉字命名，在中日两国思想文化界的交流互动中

展开。明治初年有西周给“美学”所做的多种汉

字 命 名， 明 治 14 年（1881） 东 京 大 学 开 设“ 审

美学”（美学）课程，建立了美学学科［1］。明治

16— 17 年（1883— 1884）按文部省总体译介西方

知识的计划，中江笃介（兆民）翻译出版了《维

氏美学》［2］。在中国同一时期，花之安有 2 部明

确介绍有关美学的著作在广州出版，颜永京翻译

了美国心理学家海文的《心灵学》，其中有不少笔

墨在美学的视野下讨论了美的问题。20 世纪初，《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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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纶日记》谈到了西方美学的学科定位问题，特

别是吴汝纶的《东游丛录》《江南制造局所刻书》、

王国维的《奏定经学科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等

体现了人们对美学的初识和认识的深化过程。

一 从西周到中江兆民的“美学”
  汉字命名

美学的汉字命名是在汉字文化圈各国尤其是中

日学者、思想家交流中实现的。日本在西方美学传

入东亚的时代，汉学相当发达，中日对西方的许多

现代知识和学科的称呼都用汉字词汇来表示。

最早把西学的美学介绍到日本的是明治维新前

后的思想家西周（にしあまね）。他在庆应年间写

作了《百一新论》一文，［3］介绍了许多西方学科，

说道：“造化史是关于金石、草木和人兽三个领域

的论述，……，在人兽的这部分里，又有被译作人

性学的人类学，其中从比较解剖学到生理学、性理

学、人种学、神理学、善美学，及其历史等学术分

类。”［4］这里的“善美学”据其边上的外来语（エ

スゼチック）可断定指美学。在《百一新论》中，

西周尚未来得及对他的“善美学”进行解释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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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但从他后来对美学的阐释和介绍看，当时了解

美学的并非唯有西周，还有如津田真道等同去荷兰

留学的人，［5］但热衷于传播美学的人却是西周。这

可以从此后他演讲中两次涉及美学话题便能证明。

明治三、四年，西周开始广泛涉猎西方各种现

代知识，并在自家办起称为“育英舍”的“学塾”

讲授新学，《百学连环》是育英舍讲义整理后的文

稿，其中有一个部分的题目是“佳趣论”，在边上

还写着 Aesthetics，不必说，这个所谓的“佳趣论”

也是指美学。他具体解释说，Aesthetics 古时称其

为“学之卓美”（Science of Beauty），这是因为有

知、行、思，与它们分别对应的智、意、感，与三

者对应的价值真、善、美，它们分别形成的知识是

致知学、名教、佳趣论。佳趣（美）表现为外形的

完善。作为佳趣论之趣意是它所具有的异同交错，

杂多又统一的特点。［6］西周对美学有了一个大体

而确定的认识。西周对美学的关切和贡献并非到此

为止，他在用“佳趣论”来阐释美学之后，又对美

学提出了新的汉字命名：美妙学说。

从西周的人生和他所留下的文本能够看出，他

在《美妙学说》中对美学的阐释大概就是其谈论美

学的“终章”，大体上收纳着西周对美学的全部自

觉认识，同时包含着明治初期诸位思想家（如“明

六社”成员们）集体理解的结晶。

西周最初将 Aesthetics 命名为“善美学”，虽

未做任何解释，但从他所处的中西学术背景和汉字

的构词规则看，“善”就是“美”的修饰语或限制

词。“善”字在日语里与汉语的词义几乎一致，而

且善美同一的概念不仅在西方的古希腊哲学中如

此，康德的“美是道德的象征”命题也是善美关系

的一种理解。纵观西周在引进西方美学时的各种

说法，“善美学”关切了善，“佳趣论”突出了“趣”

（同中有异，异中有同）［7］，“美妙学说”是他对美

学整个认识过程的总结。西周告诉人们，人性本身

有道德成分，会区分善恶，从道德中会生成正义

感，从而会因正义与非正义形成制约自我的法律原

则。除了此二种人性元素之外，就是人对美丑的辨

别，这就是“美妙”的元素。对道德、法律和美妙

之关系的论述，便形成了美妙学。美妙学是通过洞

察和概括“美术”（艺术）原理而形成的，事物的

美丽在人内心的显现是凭借想象力来实现的。美妙

现象关乎内部与外部，外部是通过人的“耳目鼻口

觉”来把握的，内部是指人的情感及其体验。［8］

无论是面对鲍姆加登使用的拉丁文 Aesthetica
（感性学），黑格尔使用的德语 Äesthetik，还是英

文中的 Aesthetics，人们几乎都译作“美学”，这意

味着“美学”真正成为这一现代知识的最终命名。

那么，这个汉字译法是谁最早使用的呢？

日本著名美学家，东京大学教授今道友信在他

的《东洋美学》中，开宗明义地说：

众所周知，“美学”这个词，是在西洋

文化输入之时，通过翻译新造出的一个术

语。起初，西周试图用善美学和美妙学来翻

译，自明治初年，中江兆民用汉字把维龙的

Esthétique 日译为《维氏美学》始，中国，韩

国都在使用这个术语。从而，美学作为一门

学问，就语言而言，在东洋或者汉字文化圈

是前所未有的。［9］

凡涉及到这一问题的文本，都重复这种说法，如日

本著名美学史和美术史家神林恒道说：

“美学”这一学科的日语名称，是明治 16
年到 17 年文部省编辑局出版的中江笃介（兆

民）翻译的《维氏美学》中开始出现的。［10］

这让人感到毋庸置疑。然而，即便我们相信上述结

论，也会出于对学术的敬重和探索精神，亲自面对

中江笃介（兆民）的《维氏美学》，也好在心中为

上述说法作证。翻开《维氏美学》，首先跃入眼帘

的是一个超短的“识”，不妨译在下面：

一、 此书的原著叫做“Esthétique”， 即

“ 美学 ” 之意。 为法国《 技艺新报 》 社长

E·véron，氏的著述，现在这个译本是依据原

著的 1878 年版本所译。

二、在此书翻译的过程中，时有脑疾发

作，头痛眩晕，不能工作，故舞蹈、音乐二篇

拜托野村泰亭执笔翻译，其余各章皆本人自

译。

明治十六年十一月　中江笃介 识［11］

中江兆民为读者提供了三方面的信息：一是作者

维龙的简单身份；二是舞蹈、音乐两篇是由野村

泰亭翻译的；三是所谓“Esthétique”，就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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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 的 意 思。 读 到 这 第 3 点 的 文 字， 我 就想问

了：“Esthétique”怎么顺理成章地“就是”“美学”

呢？［12］“Aesthetica”“Äesthetik”“Aesthetics”“Esthé
tique”这些西文词，没有一个是能够直译为汉字词

汇“美学”而又顺理成章的。由拼音文字转换为图

形文字不同于某种音译，两者之间有着语际和文化

语境的跨越，把这些西文都译作“美学”，必然是

汉字文化圈的译者经过汉字文化的“装置”来理解

和重现的结果。同时，维龙的“Esthétique”这本

书的内容集中讨论的总体上不过是一本艺术理论或

者艺术哲学，虽然也勉强可以翻译成“美学”，但

不是必然地要翻译成“美学”，我们读读《维氏美

学》甚至看看其目录［13］，就会清楚这一点。中江

兆民所谓“‘Esthétique’即是《美学》之意”（『エ

ステチック』（Esthétique）ト曰ヘリ、即チ美学ノ

义二シテ），与我们说“Art”即是“艺术”的句

式类似，后者与前者是同位语，在需要此句式的

语境中，前者是未知的，后者是已知的。 对此我

不止一次地当面请教过文学专业的日本教授，他

们同样认为，中江兆民翻译“Esthétique”时，“美

学”这个汉字用法已经存在了。照此逻辑，难道

“Esthétique”即是《美学》之意”的“美学”译

名，在中江兆民翻译“Esthétique”之前就知道了

“美学”这个译法吗。

二 在跨际交流中寻踪“美学”一词
 

由于中江兆民翻译的“美学”是汉字词汇，如

果此前真的已有人使用了“美学”一词，那一定是

在汉字文化圈的文本中，而且在汉籍中出现的可能

性最大。按胡适的说法，做考据的时候要坚持两个

标准：“一要审查自己的证据可靠不可靠；二要审

查自己的证据与本案有没有相干。”［14］这种标准落

实到我们对上述假设的证实或证伪上，至少需要两

方面证据：一是有早于日本明治 16 年（1883）中

江兆民翻译“Esthétique”之前使用“美学”一词

的文献；二是这个文献的确流传到日本。

我们先从文献的流传问题即第二个证据说起。

人们的印象是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不再关注中国的

知识生产了。自从 19 世纪中叶年轻气盛的福泽谕

吉去了趟美国，又在欧洲绕了一圈，提出了“脱

亚入欧”论之后，日本真的没有改变过这一文明

史选择。但是，由于文化的惯性等多种原因，大

体在 19 世纪下半叶以前，日本依然关注中国有关

新知识的出版物。仅仅是花之安的著作就有多种，

如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有花之安的《德国学校

论略》［15］和《明心图》［16］，另外，还有日本人翻

译成日文的花之安的《马可讲义》［17］。花之安的

两本涉及美学的著作在日本流传得可能更早。广

岛大学图书馆藏有明治 7 年（1874）日本人翻刻

的花之安的《德国学校论略》［18］。一般说来，那

个时代书的种类不多，人们对书的倾心程度高得

多。像这类域外新书，明治时期的思想先驱、文人

墨客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放过的。中江兆民作为当时

对西学特别热衷的思想家，应该会接触到这类书

籍。翻刊《德国学校论略》的小林虎三郎之末弟小

林雄七郎，长中江兆民 2 岁，也在一个事业圈子里

做事业，如曾经一同在日本第一届众议院的选举中

当选议员，［19］也共同在政府部门工作，等等。这

至少说明小林家与中江兆民的关系不远，小林家大

张旗鼓关注的书籍，中江兆民没有看过的可能性不

大。花之安的《教化仪》早在明治 13 年（1880）

就有日本人翻刊［20］。而且，无论是中江兆民，还

是小林虎三郎和小林雄七郎均是通晓汉文并且能读

能写的汉学家，同时花之安的《德国学校论略》满

打满算也不到 12000 字，《教化仪》也就 14000 字

左右，虽然那时称作“书”，但就是我们今天一篇

文章的篇幅，很是 便于通读。

21 世纪之初，一篇文章谈到用汉文写作介绍美

学的事情：“1875 年，花之安复著《教化议》一书。

书中认为：‘救时之用者，在于六端，一、经学，

二、文字，三、格物，四、历算，五、地舆，六、

丹青音乐。’在‘丹青音乐’四字之后，他特以括

弧作注写道：‘二者皆美学，故相属。’”［21］1875 年

出版的《教化仪》便使用了“美学”一词，而且这

本书又于明治十三年（1880）在日本被翻刊出版，

这意味着我们找到了第一个证据。

既然花之安的《德国学校论略》和《教化仪》

在中江兆民翻译《维氏美学》之前已经传到了日

本，就当时的历史情况和中江兆民的个人情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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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兆民很可能读过花之安上述两本书。照此说来，

中江兆民的“‘Esthétique’即是美学之意”的“美

学”就可能来自于《教化仪》。然而，中村正直版

《教化仪》卷 4“学问之训”里只写着：“窃以为，

救时之用者，在于六端，一经学，二文字，三格

物，四历算，五地舆，六丹青音乐。”［22］其中并没

有“二者皆美学，故相属”一句。开始还以为日本

人在翻刊时删去了这个注释。后来，发现了《教化

仪》的另一个版本，把此版本与中村正直翻刊本两

相比对，可知这两个版本是一样的，从而也就明白

了中村正直版翻刊的是 1875 年初版的《教化仪》，

1875 年版中并无“二者皆美学，故相属”一句。

我们在寻索中江兆民使用“美学”一词的来源

过程中，虽未如愿以偿，但我们走近了历史的真

相。除对上述日本美学界对中江兆民使用“美学”

一词的判断有理由存疑之外，还有两个可贵的收

获：一是我们坐实了明治 7 年（1874）后《德国学

校论略》和《教化仪》等汉籍在中国出版后快速地

相继传入日本，参与到包括美学在内的日本现代学

术史建构之中；二是在 1875 年初版《教化仪》中

并无“二者皆美学，故相属”这句话，它是在光

绪 23 年（1897）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泰西学

校 教化仪合刊》中才加进去的注释。这关系到中

国现代美学起源史与中日美学交流史的事实，同时

也在更正那篇对中国美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论文所

提供的 1875 年汉籍中就使用了“美学”一词的错

误信息，避免我们因此信息误判其他问题。

三 “美学”在心理学译介中的文化张力

心理学所蕴含的科学精神和人文指归，迎合

了中国和日本相近的求知取向，使这一来自西方

的现代学科展示着不俗的魅力。西周翻译的《心理

学》（1978），颜永京翻译的《心灵学》（1889），王

国维翻译的《心理学》（1902）和《心理学概论》

（1907），在中国发行的服部宇之吉的《心理学讲义》

（1905），杨保恒编著的《心理学》（1907）等，都涉

及了有关美学的问题，只是多集中于美感问题的讨

论，其中为“美学”的汉字命名提供了特别而直接

贡献的，主要是日本的西周与中国的颜永京，他们

分别翻译了美国牧师和心理学家海文的同一本《心

理学》［23］；西周将其译作《心理学》［24］，颜永京

将其译作《心灵学》［25］。颜永京译的《心灵学》

晚了西周 11 年，从现有史料看，颜永京对西周所

译《心理学》似乎一无所知。西周译的《心理学》

与前面提到的“美妙学说”之间存在某种值得重视

的关联，这一问题又与日本明治思想史和美学史上

的一桩小小学案即“美妙学说”的最初问世时间有

关。西周的《美妙学说》是在皇宫中的一次御前会

上演讲的题目，但后来，史家对这次御前会的时

间给出了多种说法，至今尚未统一，或明治 5 年

（1872）， 或 明 治 11 年（1878），［26］ 或 明 治 12 年

（1879）。［27］《美妙学说》不仅是一次作为“帝王

教育”演讲所承载的意义，而且是西周给美学的最

后一个命名，意味着他对美学的全部理解。那么，

西周何以创译出“美妙学说”一词呢？

当我们把《美妙学说》与西周译《心理学》进

行比对时，便会发现《美妙学说》中的“美妙学说

二”“美妙学说三”“美妙学说四”分别讨论了“想

象”“感觉”“情感”等问题。在日本人对“美学”

尚知之甚少的时期，西周何来如此丰富的有关想象

和情感的认识呢？读了西周译的《心理学》，便会

不由得把在《美妙学说》中讨论想象和情感问题的

那些文字与海文《心理学》中有关想象和情感的论

述建立起某种很自然的联系，发现西周的《美妙学

说》与他翻译的海文《心理学》中的知识和思想密

切相关。仅就西周译的《心理学》和御前演讲《美

妙学说》都是把“Aesthetics”命名为“美妙学”，

便可证明两者的内在关系。

西周是从明治 8 年开始翻译海文的《心理学》

的，明治 11 年正式出版，那么御前演讲《美妙学

说》如果真的与海文的《心理学》有关，《美妙学

说》就应晚于西周开始翻译海文《心理学》的时

间，这样一来，西周的御前演讲《美妙学说》就不

可能是在明治 5 年，而应该是明治 11 年或之后。

如前所述，花之安的《德国学校论略》1873
年初版，1874 年在日本便有翻刻版，西周翻译海

文《心理学》要明显晚于《德国学校论略》传到日

本的时间。就在小林病翁重订训点的那本《德国学

校论略》中，便有讨论“七课如何入妙之法”［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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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指即是我们今天说的美学。从当时《德国学校

论略》在日本流传的情况看，西周没有读过是不正

常的。因此，其“美妙学”的汉字命名也完全有可

能受“如何入妙之法”的学科命名的启发。试图确

定这一时间的目的并非仅仅是“时间”本身，它还

可能为我们提供西方美学在这一传播管道中的跨文

化、跨语际再生过程，即一种有代表性的西方美学

观点与西周的汉文化积累再次相遇、溶解的认识。

海文在他的《心理学》第 3 章对美学下过一

个 简 短 的 定 义， 即“ 美 学， 是 一 门 关 于 美 的 科

学。”［29］海文原文中并无“妙”的对应词，同时按

照西周在《心理学翻译凡例》［30］中反映出来的翻

译习惯，这里似乎把“美的科学”简化为“美学”

更合逻辑，而不可能译成“美妙学”。“妙”突出

地体现着中国文化和中国审美精神，它来自于中

国文化心理和汉语思维特点，是中国文化风格的表

征之一，也可以理解为东方人掌握世界的经验 、习

惯和智慧。因而这不是一个汉字“妙”的人为嵌

入，而是一种文化精神在自觉或不自觉中的介入。

中日现代美学的起源史是在中日双方密切的交

流互动中展开的，这不仅是由于日本在现代社会以

前有 1200 多年追随中国文化的历史，还有一个需

要特别重视的原因，就是汉字背后的文化力量。所

以今道友信在他的《美学的历史》中解释西周的

“美学”命名时就说：“尽管在倾向上与其说是形而

上学的不如说更接近实证主义的、功利主义政治家

西周，并未放弃他心中那种日本的审美传统。”［31］

无法回避的是，“日本的美学传统”是中日文化汇

流的结果。所以今道友信在具体分析西周的“善

美学”命名时又说：“选定这个具有教养性译语的

背景，不正是包含着孔子赞赏韶乐时的评价‘尽美

矣，又尽善也’的观点吗。”［32］这说明，今道友信

深刻洞察到了西周完成的包括“美妙学说”在内的

所有美学汉字命名背后的文化蕴含。

“美妙学说”与颜永京把“Aesthetics”（美学）

译作“艳丽之学”之间，看似使用了两个不同的

汉字语汇，但其中共同隐藏的是汉字文化某种力

量的推动。艳与丽是中国古代两个审美或文论范

畴，各种文献中对二者的理解虽不完全统一，但

大体上说，都具有美丽或漂亮之义，如“艳，美

也。［33］艳，常常被理解为惊异之美。“艳，好而

长也。”［34］“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

叶，夺春艳以争鲜。”［35］“今之所谓乐府者，唯以

魏、晋之侈丽，陈、梁之浮艳，谓之乐府诗，真不

然矣！”［36］因而古人也习惯用“艳”来描述美人，

如“楀维师氏，艳妻煽方处”（《诗·小雅·十月之

交》）中的“艳”。“美人既醉，朱颜酡些。/ 娭光

眇视，目曾波些。/ 被文服纤，丽而不奇些。/ 长发

曼鬋，艳陆离些。”（《楚辞·招魂》）“丽”虽然也

表示美或美好的意思，但惊艳的色彩和程度稍有淡

化，如“文必丽以好，言必辩以巧。”［37］“铭诔尚

实，诗赋欲丽。”［38］“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

彬。”［39］“遒丽之辞，无闻焉尔。”［40］“故《骚经》

《九章》，朗丽以哀志。”［41］“较丽藻于碧鸡，斗新

奇于白凤。”［42］这些都说明颜永京译笔下的“艳丽

之学”是用中国古代的审美范畴来命名西方现代知

识的结果。由于艳与丽是今人有些忽略的中国古代

审美范畴，最初看到“艳丽之学”这个美学的汉语

译名时，人们可能会产生明显的陌生感，但深入了

解艳、丽这两个范畴之后，或许我们就能够把握到

译者觉察或尚未觉察的某些意图了。从上述情况

看，在“艳丽之学”这个言语事实本身能够让我们

悟到如下意义：一是艳、丽是由中国古代两个意义

相近的审美范畴构成的；二是艳、丽均有不同程度

的惊异或与众不同的漂亮、美好之义；三是艳丽的

意义形态是表观的，直观的，形象性的，艳丽体现

并在某种意义上延续着中国古代的“象思维”传

统，如“日月丽乎天”［43］，“日月叠璧，以垂丽天

之象”［44］，它们都有表观的、附着的美丽之意。

“艳丽之学”尽管并未在中国现代美学的概念

体系中被确认，但颜永京在美留学多年，学贯中

西，选取“艳”“丽”这两个中国古代并不显赫的

审美范畴给“Aesthetics”作汉语命名，不能不说

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或许，颜永京认识到西方经典

美学的感性直观论和审美“无利害”的超功利观，

似乎在回避中国美论中突出的美与善的纠缠，才

在美学命名中选择了“艳丽”一词，放弃了“美”

字。同时，他又以中国固有的审美范畴将西方美学

本土化，实现了以古证今，以中化西的意图，也使

“艳”“丽”这两个审美范畴在现代语境中被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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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的多种汉字命名，或在事实联系中推动着

中日现代美学史的发生，或在分置的空间关系中成

为中日现代美学效果史的实际能量。同时，在汉字

文化圈中，西周、花之安、颜永京给“Aesthetics”

（美学）的译名，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新的

构成物”（伽达默尔语）。如今道友信所言，本土

的文化及其美学传统必然会介入译者对西方传来的

“美学”的理解和阐释。作为中国美学起源史事件

的美学汉字命名，是西方美学与中国传统相逢后所

构成的新知识。柄谷行人在其《日本现代文学的起

源》一书“英文版作者序”中，提出两个相互联系

的观点，即在讨论现代文学起源时，倘若到西方固

有文学中去寻找根据是对“起源”的掩盖；在现代

以前的时代里追寻日本文学的特殊性，是对“起源

“的忘却。［45］这些理论提醒显然是十分可贵的，但

是，我们在讨论起源问题时并非仅仅关注起源，不

仅一个新诞生的事物常常会携带着曾有影响的过去

和相关的文化，而且在我们探求某种起源的根据

时，也必然在与某种起源有关联的领域来寻找。所

以，我们也可以选择在探讨伴随中国美学起源过程

的美学汉字命名时，不去有意忽略对起源有影响的

那些因素，而是在不忘起源主题的同时也寻找到起

源的某些影响依据。在思考这一问题时，伽达默尔

的解释学和耀斯的接受美学可给我们启示。在他们

看来，任何解释者和接受者永远不会赤手空拳地走

进作为历史流传物的作品，相反会以个人的声音来

唤醒作品，使它显示，使它复活。［46］尽管中国现

代美学是在中国文化史中前所未有的一种崭新的知

识，但在这样一种新的知识体系之中，却难以与西

方美学和中国传统脱尽干系。

也许日本知识界借助汉字文化译介美学之时，

其推动力是来自于某种传统的历史惯性和实现现代

知识本土化的需要；而中国在译介美学的过程中发

挥汉字本身的潜力，意味着自觉不自觉地在努力守

望并重建民族自尊。民族语言是民族共同体最重要

的互联纽带，是民族身份的证明和标志，汉字文化

所确认的民族身份恰是当时国人进取心的根基。中

国和日本只在相隔十几年里都被欧美列强用武力打

开闭关锁国的大门，也都被迫开始寻找民族自强的

道路，并试图在西方文明中获得思想文化、政治体

制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力量。同时，民族危机通常

会使一个民族越发振奋，在国人心中，或许会生成

学习西方文明实现民族振兴的踌躇满志和对光明愿

景的信心及憧憬。这种意识和现象表现在美学的汉

字命名上，可能会情不自禁地在一定程度上放大其

积极元素，把本来应该是一门具有一定的冷静而客

观特性的现代知识理解为一种具有明显观念倾向和

价值取向的学科。这里虽然存在着某种历史的合理

性，但也给历史留下了反思的空间。在当时，正是

由于汉字文化是使国人体验民族身份和存在感的重

要支柱，从而西学的美学在汉字文化的改造和重构

下，才会被人们视为中国近代的新知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东亚背景下中国

美学的发生研究”（项目编号 10BZW016）的阶段

性研究成果］

［1］东京大学百年史编集委员会『东京大学百年史』局部

史一，第 415 页，东京大学出版会昭和 61 年版。

［2］神林恒道 :『美学事始：芸术学の日本近代』，“序”第

1 页、第  93— 94 页、第 102 页，东京劲草书房 2002 年版。

［3］［5］［8］柳田泉：『明治初期の文学思想』下巻，第

63—64 页，第 65 页，第 3—7 页，东京春秋社昭和 40 年版。

［4］西周：『百一新论』、大久保利謙编：『明治启蒙思想

集』，第 23 页，东京筑摩书房昭和 42 年版。

［6］大久保利謙编：《西周全集》第 4 卷，第 168— 169 页，

东京宗高书房昭和 56 年版。

［7］西周说：“佳趣论の主意となすところは、同异といふ

にあり。”（意思是说，佳趣论的核心所在是异同交错；见

《西周全集》第 4 卷，第 169 页）。

［9］今道友信：『东洋の美学』、第 1 页，东京株式会社テ

ィビーエス·プリタ二カ 1980 年版。

［10］神林恒道：『近代日本「美学」の诞生』，第 3 页，东

京讲谈社 2006 年版。

［11］［13］中江笃介：『维氏美学』上册，东京文部省编辑

局明治 16 年版。

［12］中江兆民的原文是：“此ノ书、原本题シテ『エステ

チック』（Esthétique）ト曰ヘリ、即チ美学ノ义二シテ”。

“即チ”（即ち） 在日语里主要有两方面意思：1. 即是，就

是，换言之的意思，表示前者与后者的意思相同，这种两

相一致的对比关系，是以后者为已知项来确认的；2. 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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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当时等，是指时间的接续。中江兆民在这里使用的

“即チ”属于前者。参阅中江笃介：『维氏美学』上册。

［14］胡适：《治学方法》，《胡适文集·读书与胡说》，施玮

等整理，第 371 页，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5 年版。

［15］该书上没有出版信息，或为中国羊城小书会真宝堂

1918 年版。

［16］光绪五年（1879）镌，羊城礼贤堂藏版。

［17］花之安：『马可讲义』，横浜大西正夫明治 22 年版。

［18］此书分上下两册，版权页上印着：徳国花之安著、清

国王炳堃订，日本小林病翁重订训点『徳国学校论略，一

名西国学校』，明治 7 年 10 月稟准翻刊，求志楼藏梓。小

林病翁即小林虎三郎。

［19］小林雄七郎与中江笃介（兆民）均为众议院议员。见

众议院、参议院编集：『议会制度百年史·众议院议员名

鉴』，东京大蔵省印刷局平成 2 年版。

［20］参见花之安『教化仪』，东京瑞穂屋卯三郎明治 13 年

版。

［21］黄兴涛：《“美学”一词及西方美学在中国的最早传

播——近代中国新名词源流漫考》，《文史知识》2000 年第

1 期。

［22］花之安：『教化仪』，第 37 页，东京瑞穂屋卯三郎明

治 13 年版。

［23］Haven，J. Mental philosophy: including the intellect，

sensibilities，and will. Boston: Gould and Lincoln，New York：

Sheldon，1869.

［24］奚般氏：『心理学』上册，东京文部省明治 11 年版。

［25］海文：《心灵学》，颜永京译，上海益智书会 1889 版。

［26］大久保利谦：『 明治美学前史』，『明治文学全集』第

79 卷，“附录”第 2 页，东京 筑摩書房昭和 50 年版；柳田泉：

『明治初期の文学思想』，第 70 页；土方定一：『题解』，『明

治文学全集』第 79 卷，第 403 页。

［27］森県：『西周「美妙学说」成立年时の考证』，国文学：

『解釈と教材の研究』，1969 年 5 月号（14 卷 6 号）。

［28］花之安：『徳国学校论略，一名西国学校』 ，第11—12页。

［29］Haven，J. Mental philosophy: including the intellect，

sensibilities，and will. p.263.

［30］西周用日语外来语书写方式，用片假名音译的原著书

名，其翻译的原文是：“书名ハ『メンタル、フィロソフィ

ー、インクリュージンク、インテルレクト、せンシビリ

チース、エンド、ヰル』（为“Mental Philosophy:Including 

the Intellect，Sensibilities，and Will”的日语音译——笔者

注）ト题シ、智情意三部ヲ包括セル、心理哲学ト云ウ义

ナリ、今约シテ心理学ト名リ。”（奚般氏：『心理学』上

册，第 1 页，东京文部省明治 11 年版）

［31］［32］今道友信：『美学の历史』、 「序论」第 6 页，第

6— 7 页，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4 年版。

［33］华学诚等：《杨雄方言校释汇证》，第 100 页，中华书

局 2006 年版。

［34］许慎：《说文解字》，第 103 页，中华书局 1978 年影

印版。

［35］欧阳炯：《花间集序》，杨景龙：《花间集校注》第 1

册，第 1 页，中华书局 2015 年版。

［36］皮日休：《正乐府序》，萧涤非、郑庆笃整理：《皮子文

薮》，第 107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

［37］王充：《论衡·自纪》，黄晖：《论衡校释》第 4 册，第

1199 页，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38］［40］萧统编：《文选》，第 720 页，第 703 页，中华

书局 2005 年影印版。

［39］陆机：《文赋》，张少康：《文赋集释》，第 20 页，人

民文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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